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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婆过世时75岁，距今十年。我
们相处了23年，曾经烟火里的大情小
事，至今回想起来，仍感觉美好。
我自幼干农活儿，家中做饭、制衣

的活计没干过。我很佩服婆婆的女活
儿，她给儿子织毛衣毛裤，有薄的、厚
的，还有毛坎肩，后来又给孙子织，也
给我织。我们三口都是“高”人，尺寸
比别人都长些，织毛活儿自然要多费
气力。她每次炖肉、熬鱼、蒸包子都让
我们去，连吃再带。

1998年，婆婆家平房拆迁，我们
便请二老住到家中。因我们是双职工
家庭，婆婆主动担起家务。下班回家
后，我们只需静候饭菜上桌，而婆婆一
周七天总是变着花样做饭。转眼间，
快两年过去了，二老即将搬入还迁房，
我们娘俩已对这段日子恋恋不舍。特
别是她离开那天，我们四目相望，情不
自禁地拥抱在一起，都落了泪。她不
是爱讲家长里短的老太太，讲公道、人
真诚，乐于奉献，务实且从不虚情假意。
婆婆过世那天，儿女们围坐在她

身旁。看着一帮儿女，她断断续续地
嘱咐着：“谢谢儿媳妇，我的儿子让你
们费心了！家中的事让你们受累了！”
我和妯娌已经泪眼婆娑。“以后，你们
还要替我多操心家中的事情，照顾好
丈夫、孩子！帮我照顾好你们的公
公！”她又嘱咐儿子、女儿：“要照顾好
你们的爸爸，他一辈子给家里赚钱，不
容易！”她说着、喘着，看着一帮儿女。

这个时候，正从学校往回赶的孙子、外
孙先后到家。婆婆急促地抱住他们，
眼角淌着泪水：“今后要好好上学，听
爸妈的话！可我看不到你们结婚成家
了……”她已经喘得很厉害了，但仍坚
持着，眼睛环顾四周：“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呢……”一路狂奔的孙女也
赶到了，扑倒在奶奶身边。婆婆用最
后的气力，抱着孙女的头，几乎听不清

她说什么了。
她的眼神渐渐变得离散，缓缓扫

过每个人的脸庞，一一告别。最终，她
走了，把自己的世界还给了儿孙。

婆婆去世后，收拾遗物时，我看到
几件熟悉的衣物。我给她买的“老美
华”外套，她穿着合身也很喜欢。但得
知价格后，她坚持要退掉——我知道
她是心疼钱。后来，她还是退了，换成
了款式相似的另一个牌子的外套，并
把差价钱给了我。还有一条桑蚕丝的
豹纹围巾，带着外包装，静静躺在收拾
整齐的抽屉里。那是我在苏州丝绸博
物馆买的，价格不菲。然而，新围巾一
直被存放着，她舍不得戴。如今，它成
了婆婆留给我的遗物，也是我永远的
念想。

如今，公公已年届九十。两个儿
子和一个女儿倒着班，轮流照顾老父
亲。十年过去，谁都没有忘记婆婆临
终前的遗言——她叮嘱家人要兄友弟
恭，小家幸福美满，大家和睦相处，这
样老人才能长寿安康。

婆婆的“遗嘱”
殷秀玲

●如梦令 林帝浣 画

唐朝诗人白居
易有一首五言绝
句，题为《遗爱寺》，
朗朗上口，世代流
传：“弄石临溪坐，
寻花绕寺行。时时
闻鸟语，处处是泉
声。”这首诗也引起
了俄罗斯汉学家的
关注，不同时期出
现了四个俄译本。
第一个译者是鲍里斯·瓦西里

耶夫（1899—1937），他特别喜欢白
居易的诗，《长恨歌》的第一个俄译
本就出自他的手笔。除此之外，瓦
西里耶夫还翻译了白居易的五十多
首诗。五言绝句《遗爱寺》，他译成
了六行，下面是依据俄译本的节奏
和韵律回译成汉语的译本：

玩弄小石头/很久坐在溪流边/

我独自行走/为赏花绕行寺院/处处

听鸟鸣/喧哗声来自山泉

瓦西里耶夫遵循以诗译诗，以
格律诗译格律诗的原则，应当说译
诗相当准确可信，只不过多了两行。
第二个翻译《遗爱寺》的是汉学

家列夫·艾德琳（1909—1985），他先
后出版过几本白居易诗选，翻译白
居易的诗多达277首，是受人敬重
的汉学家和翻译家。
艾德琳的译本，比瓦西里耶

夫的多了两行，原作四行，译成了
八行：

玩弄石头——/坐在溪畔心情

愉悦。/摘采花朵——/寻觅时绕

佛寺行走。/时时刻刻/我聆听鸟

儿的鸣叫。/所到之处/都有山泉

的流水声。

第三个译本出自谢尔盖·托罗
普采夫（1940—2025）的手笔，他不
仅翻译了《李白诗五百首》，还撰写
了《李白传》，为中俄文化交流做出
了重大贡献。他主张等行翻译，《遗
爱寺》原作四行，译作也保持四行，
形式更接近原作。

或闲坐溪畔石头，或为寻花漫

步行。我随时听见鸟鸣，到处都有

泉水声。

但是这个译本的译笔过于简
洁，“绕寺行”译成“漫步行”，毕竟遗
漏了一个词，令人感到惋惜。
第四个译本的译者娜达莉娅·

奥尔洛娃。她同样主张等行译诗，
力求文字简洁，音韵和谐。

坐在溪边，玩弄着石头，/围绕寺

院，把花朵观赏，/我随时听见鸟儿的

啁啾，/到处都有溪流叮咚作响。

若把《遗爱寺》四首译诗相互比
较，我觉得，娜达莉娅·奥尔洛娃的
译本最好。

2019年奥尔洛娃和她的先生科
布泽夫曾来南开大学外语学院访问，
并为研究生举办讲座，受到好评与欢
迎。那一次，科布泽夫给我带来了郭
沫若和费德林主编的《中国诗集》四
卷本的第二卷《唐诗》，我把刚刚出
版的俄汉对照中国诗歌读本《李白
诗读本》《唐诗读本》《宋词读本》《元
曲读本》送给他们夫妇留念。我跟
这两位学者一直保持着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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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苑草木多故事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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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串梦”。我对串梦的理解

是：那些自己以前做过的梦里的场景
出现在当前正在做的梦中。这些场景
有时是我自己辨认出来的，有时则是
无意中就来到了熟悉的场景。梦的场
景里有很多枢纽，它们总会反反复复
地出现。比如旧时的公馆，也是一个
枢纽。
那条大路边总是有很多公馆，多

半都是两层楼的，窗户又长又窄，院子
里栽着樟树，院墙很高，太阳能晒进去
的时间很短。公馆的大门上一般有两
个铜环。我又在那条大路上徘徊了，
是黄昏，路上走着一两个下班的人。
我一边走一边看那些公馆，我不知道
人们会不会让我进去。有人叫我的名
字，是邻居女孩芳，也不知她是从哪里
窜出来的。
“小小！”她一把搂住我的肩膀，

“那边有个没住人的公馆，你敢进
去吗？”
“敢。你敢我就敢。”我说了这话

就有点窒息的感觉。
那个公馆的门一推就开了，屋子

里面果然没点灯。我们一到院子里天

就黑了。我根本看不清那栋房子的门
在哪里。芳紧紧地搂着我靠近屋子，
凑在我的耳边说了句什么。我突然不
自在了，拼命地想找个借口离开。我
对芳说，人家会把我们当作小偷的。
可是芳不放过我，一把就将我推进了
屋里。屋里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
因为什么都看不见。芳在我耳朵边
说，我上回同她一道来过这里，我还在

这楼上观看了别人放风筝呢。我隐约
记起有这么回事，好像发生在去年，我
大病初愈的时候。芳又悄悄地告诉我
说，在这屋里走不会有脚步声，所以不
会有人发现我们。
被芳推着转了一个弯之后，我们

上楼了。果然没有脚步声。那些房
间的门似乎都关着，却有一个向外敞
开的阳台透进光来。好像是街灯发

出的光。
哈，从阳台上望出去，景色非常奇

异！远远的地方有一些晾晒着的布在
风中飘荡，天空是浅蓝色的，看上去还
是白天。
“那就是八角亭，你上次到过那

里。”芳肯定地说。
我也觉得那地方肯定是八角亭，

我去过那里。我用目光努力搜寻那个
亭子，却找不到。在我们的视野内，只
有那些飘起来的白布，没有亭子。“八
角亭呢……”我着急地反复念叨着。
我忽然发现芳已经松开我的肩膀，独
自溜走了。

现在我必须靠自己摸到楼梯口去
了。这公寓里会不会有鬼？我听过很
多空房间被幽灵们占据的故事，有的
幽灵还抓了小孩去。虽然已经开始发
抖了，但我还是朝自认为是楼梯口的
方向摸索。好，摸到楼梯扶手了，沉住
气，下楼。那楼梯并不转弯，一直就通
到了院子里。真诡异啊。现在院子里
有了些微光，抬起头便看到了高大的
槐树，那么高，简直通到了天上。那树
上还有一个鸟窝。

串 梦
残 雪

在城里生活久了，注意到一个现象：公
交车上总是人很多，上下班高峰期甚至会拥
挤不堪。但奇怪的是，车内鲜有人说话，大
多数人捧着手机，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也有个别盯着窗外看风景的人，可你仔细
看，他们耳朵里定然塞着耳机，眉眼间透着
疏离，一副“谁都不要来打扰我”的样子。
偶然间，我坐了一次乡村公交车，才发

现情形与城里大相径庭。
车是一样的车，不一样的是乘车的人。在清晨的乡村公

交上，乘客大多是晒得黝黑的中年男人，他们要赶到城郊的建
筑工地。然后是挑着菜筐的老农、竹篮里装着鸡蛋的老妇。
中年男人笑呵呵地说：“老爷子，这么大年纪了还去卖菜，天凉
了，可得多穿点哟。”“是去集上卖？还是拿去城里送给儿女？”
没等对方回应，周围就有人接开了话茬。
乡村的公交车上，哪怕彼此素不相识，也能你一言我一语

地聊得热火朝天。从地里的收成聊到各种菜价，从家里的琐
事聊到听说的新鲜事，你会发现，车上没有一个人看手机，谈
笑声很快会填满整个车厢。大家的眼神是鲜活的，笑容是真
切的。
窗外是连绵不断的稻田和错落有致的农家，车内是浓浓

的人情味儿，这是乡村公交独有的人间烟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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